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４４（１）：１１９～１２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美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０４

作者简介：李怡璇 （１９９４—），女，云南昭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人类学研究。

现代性精神困境与生态审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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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性弊端在造成自然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精神生态的错格与失衡，而进入到感性至上

的消费社会，美和艺术本身沦为了审美资本的合法性注脚，资本话语形成了对人类的新一轮褫夺与处置。

生态美学以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提出通由对自然进行一定程度的 “复魅”重新勾连起大地、艺术

与人之间的审美想象，唤起人们寓于其生态审美本性中的 “诗思”，在与自我、社会、自然的间性互动中

体悟一种存在论维度的救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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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精神困境：对美的放逐

通常意义上将１７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高举 “理

性”大旗的思想运动称为 “第一次启蒙”，在这场

运动中人类的主体性被抬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

理性光芒的笼罩之下，自然逐渐成为文明中的他

者。现代性及其随之而来的人类技术理性的膨胀以

势不可挡的力量对自然祛魅，“科技神”取代了

“自然神”成为工业文明中新的崇拜对象，自然便

成了纯粹的工具性客体，人们忘却了曾经对自然的

畏惧与敬意，转而以人类帝国主义姿态代之———植

被覆盖率锐减、物种灭绝、全球变暖、淡水资源危

机、核污染……愈发令人沉重的生态危机态势反噬

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也蚕食着人们的精神世

界。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

界的一员，自然生态圈的失序自然也就包含人的内

在 “自然”的失序。

人类改造自然界，其实也是在改造着自身。工

具理性塑造的直线矢量时间观内在地建构着现代性

时间模式，并以此建构着现代人的精神人格、交往

关系与生命认知，成为现代性建构的深层机制。尤

西林提道：“一个 ‘现代人’首先 ‘拥有一个未

来’（有前途），从而才振奋前赴，才有理性筹划，



才永不停滞地不断追求新生事物，才以准时为信用

与道德”。［１］速度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要素，培根

的那句 “知识就是力量”被奉行为成功准则。直

线矢量进步时间模式指引着人们马不停蹄地奔向一

个永恒的 “终极未来”。每一个 “当下”都是为了

成全 “未来”而存在的过程性节点，都市里的人

们必须在进步主义的指导下分秒必争地奋斗，在现

代时间模式下，飞速革新的生产科技极大地提升了

自然资源利用率，从而带来人类劳动率提高以及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的必然性结果，人们用以规定

单一商品生产的均质化时间不断地缩短，这一动态

变化内在地更新着人们用以计量自身生命时间的标

准化尺度，重构着人们的心性结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与个体自由时间的形成的极端冲突破坏了人类

生命时间自由规律，造成了人类感性与理性、身体

与心灵的二元对立———麻木、冲突、迷失、怅然成

为这个时代的心理表征。齐美尔认为，现代人的心

灵已经内在地带有了计算的属性，货币经济过滤了

人的情感个性，只体现定量价值，人们的情感生活

被框定在数学逻辑框架中，理性成为人们的生存工

具，效率则被奉为至高法则。在现代社会的精细化

分工模式下，个体精神要素已经不再包含对于更高

理想的追求，只为了机械化地完成所属劳动细分

领域的意图，用以达成共同体的利益重合度被

稀释，个体则越发醉心于私欲的实现，人的内在本

质自然走向分裂而导致精神异化的结局。马克思指

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

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

化。”［２］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与异化的社会

实践关系下的产物形成了敌对的关系，属人的生命

自由意志表达受到阻滞，人类无法通过自由劳动过

程生成美感体验，当人类的内在本质力量的释放被

抑制，便切断了 “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审美

理想从而抑制了自由美感的产生，身体沦为了生物

性事实。与工具理性互为表里的技术理性则进一步

将人的精神世界推向意义的虚无。海德格尔认为技

术成为现代世界的 “座架”，而包含人在内的自然

物都成了 “座架”上的 “持存物”，任由技术摆

布。人的想象力世界变成了一片荒漠，无法创造

美，感受美，直至忘却原初的审美态度。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成了马尔库塞口中 “单向度

的人”，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引发了精神世界的窒息。

绝对的合理性导致了本质的非理性，人们就是以理性

丈量一切的过程中，通过理性走向了理性的悖反，而

这一切是以人类本真性的牺牲为代价。本雅明认为现

代都市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宛如 “击剑比赛”，置身于

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里，人们需要耗费过量的注意力

来接应瞬息万变的动态印象，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机械

的生活节奏，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绷紧着神经，陷入失

落与茫然的集体情绪之中。最终，人与自然都无法如

其所是地存在，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笼罩下，自然走向

了荒漠，人心也走向了审美的荒漠。

人类以其科技理性对自然解谜，自然却懂得如

何轻而易举地创造万物，创造天地之美。鲁枢元指

出，“一个摒弃了自然美的时代，也正在摒弃自己

的生存之根。”［３］９０在现代性机制的煽动下，人们像

是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无脚鸟，感到彷徨而无所依

傍，寻不到可以驻守停靠的精神之乡，总是以一种

习惯性的 “迟到感”马不停蹄地前进着，也许是

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试着在一个新的节点 “回首

凝眸”，走向 “共生”机制下的生态审美时代。

二、后现代：对一种存在论美学的召唤

面对 “第一次启蒙”所招致的自然危机与精

神危机，过程哲学家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呼吁一

种后现代生态文明来对现代性中 “人类中心主义”

哲学思想进行根本的批判与超越，开启一种存在论

本体意义上超越纯粹理性的审美智慧启蒙，中国学

者王治河将这种后现代生态审美文明称作 “第二

次启蒙”生态美学的出现便是对这样一种时代语

境的回应，生态审美将目光投射到人类自由本质的

生存之美与生活之美层面，从而实现现代人身体与

心灵、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万物的协和统一。

生态美学对于 “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潮的超

越本质上是对于笛卡尔以来确立的二元论哲学传统

这一现代性危机的思想根源的超越。笛卡尔认为，

思维着的 “我”是一切外在事物的主体，唯理性意

识才能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规定以认识世界。从意识

哲学背景下派生出的意识美学也具备了明显的主客、

灵肉二分的思想根基。在黑格尔艺术哲学的长期影

响下，意识美学形成了 “艺术中心主义”片面审美

观，这一审美观便是 “人类中心主义”在美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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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投射。一方面，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美高于一

切自然之美与生活之美，艺术品因被视为凝聚着人

类自由思想的精华而成为传统认识论美学中的合法

性审美对象，自然则因其物质性被认为是 “外在的

无心灵的”，成了艺术美的附庸且长期处于被遮蔽的

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美学聚焦于对艺术品形

式美的关照，视觉与听觉成了在形式美的感性经验

获取过程中的 “高级”身体感官，这两种感官在认

识论美学观念中被认为是 ‘理性的感官’，能将审

美对象抽象为能够引起理性思维的感性形式，触觉、

嗅觉、味觉则只能让人收获初级感官欲望的满足而

被视为功利的、非理性的 “低级”感官。黑格尔曾

言：“艺术的感性事务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

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与艺术无关……艺术品

应保持它的实际独立存在，不能与主体只发生单纯

的感官关系。”［４］康德也认为，视觉、听觉这两种身

体感官为 “最高贵的感官”，因其相较于其余的身

体感官而言局限性更小且更接近 “纯粹的直观”，

身体在形而上的认识论美学中更多只是作为人类主

体意识的审美客体，又或者是物质性载体，身体审

美价值因此在传统美学中长期处于被贬抑或忽视的

境地。当工业化浪潮进一步将理性至上的二元对立

思想运用到实践领域，主体性思维范式自身的片面

性暴露无遗，具象表现便是人与自然、意识与身体、

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激化，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完整

性，最终导致了精神的失意。

在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工业文化暴露的

诸多问题促逼了多元生态运动与生态审美思潮的提

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并非只

有自然的物质性危机，还包含人类的精神危机。挪威

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 “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

“深层生态学”倡导生态圈平等主义，将对于物质性

自然界的关注上升到包含人类精神福祉在内的世间万

物的生存之美。深层生态学家德韦尔谈道，“谁也不

会得救，除非我们大家都得救。这里的谁不仅包括我

自己，单个的人，还包括所有的人、鲸鱼、灰熊、完

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高山河流、土壤中的微生

物等。”［５］以环境美学为代表的生态美学思潮对审美属

性的身体转向普遍摆脱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形而上静观

审美属性，强调 “身体”在生态审美过程的 “介入

性”审美价值，认为生态审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体

验。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 “参与美

学”，他认为在环境体验中所有的感觉都在发生作用。

桑塔耶纳也指出，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机能都能参与审

美，都能对美感有贡献。杜威则以 “一个完整的经

验”来强调身体所有感官对于艺术审美经验的重要

性。在此种意义上，身体整个的作为 “人”的存在而

敞开，身体在审美过程中不再仅仅是美的载体，而是

肉体与心灵水乳交融的共存。长期以来，在力求突破

传统二元论框架中主客、物心对立的窠臼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以中国美学为主

的东方美学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蕴藉着深刻生态审

美智慧。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本就是一种持 “非人

类中心主义”的原生性生态文化，指涉着一种存在论

整体生态观。

在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生产生活高

度依赖于自然节律的更替，正是在人们的生命韵律

与自然节律高度融合的生存模式中，形成了以

“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万物圆融的古典生态人文主

义。“天人合一”生态观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文化

发展始终，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同

时也是价值根基。道家秉承 “道为天下母”的生

态生成论以及 “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生态整

体论。 “道”为存在论意义上万物共同的本源存

在，而非认识论层面的精神或物质实体，不存在二

元对立的主客关系，天地万物平等共生，中和协

调。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孟子曰，不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术不可胜用也。”即

人们的经济生活延续是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

调为发展前提，人类与自然唇齿相依，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这种生态中和思想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新

的视角，怀特海的哲学观就蕴藉着深刻的中国

“天道”思想。卡普拉也提道： “在各种伟大传统

中，据我看来，只有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且最完善的

生态智慧。”海德格尔作为西方生态美学思想的先

驱，正是在中国 “天人合一”的古典人文主义思

想的影响下，他提出 “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存

在论整体生态审美观，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

“此在与世界”机缘性在世模式。面对现代技术强

力下城市人产生 “无家可归”的精神失落，海德

格尔认为是工具理性对本真的 “在家”关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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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扭曲，他提出 “家园意识”这一重要美学内涵，

认为人类是 “栖居”“居住”于世间，与周围的世

界并非空间包含性关系，而是一种万物互联的

“此在”与世界的间性关系，以 “泰然任之”的态

度摆脱 “技术的栖居”，使人与大地都回到本己特

性，从审美层面实现 “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美学思想真正意义上打破了西方传统美学中

的二元论格局，实现了从传统认识论美学向存在论

美学的转变，同时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

基础。

中国生态美学正是对西方优秀生态审美思想资

源与对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有机结合下之发展成

果。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商贸冲击

之下被动产生的社会激变，新时期以来，为了追求

单一的经济目标，在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内便酿成

了难以挽回的自然污染和精神污染。在西方中心主

义的话语冲击下，中国大众的精神世界逐渐委顿，

个体成为简单化一的原子式存在。鲁枢元提出了

“生态三分法”将生态圈的范畴分为自然生态、社

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维度。他认为改变自然危机

的核心是要先从本质上改变人类的精神状态，而人

类文学艺术位于人类金字塔的最顶层，如同 “悬

浮在塔尖上的一片白云”能够为人类的精神困境

予以指引。程相占在基于中国传统 “生生”思想

之上提出 “生生美学”这一新生态文明理念，强

调生生美学理念所涵摄的不仅人类的生存问题，而

是人类如何 “优存”的展望，即 “以 ‘生生之德’

为价值定向、以天地大美为最高理想的美学。”曾

繁仁认为：“应该提倡一种 ‘共生’为其主要内涵

的人生观、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和以 ‘诗意地

栖居’为其目标的生态观。”［６］４０４

近年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都市生

活文化主旋律。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加速了大众文

化的兴起，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愈渐模糊，审美不再

是 “蛋糕上的酥皮”仅囿于传统形而上的严肃封闭

体系中，艺术品也不再是博物馆、画廊、艺术收藏

者的私属，审美日常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两大

时代审美命题。当今社会，审美活动已然成为大众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和剂。许多艺术家开始

以生态元素为灵感开展艺术创作，生态装置艺术、

生态影展、生态绘画为大众带来了全新视角的生态

审美体验。文学界也孕育了大量涵摄生态审美意蕴

的作品，这些体现着文艺工作者对于人类生命 “终

极关怀”的先锋作品既夹杂着文艺工作者内心对于

时代困境的隐忧与期待，同时也为生态审美意识的

大众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生态审美意识逐渐渗

透到个体的精神思想之中并作用于个体生活的各个

维度。大众生态审美意识便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开

启了朦胧阶段的生长。生态审美社会的建设必须以

个体的生态审美意识为前提，对于个体生态审美意

识的关注便成了生态美学实践层面的应有之义。

三、大众生态审美意识：萌芽与褫夺

人作为自然的存在，本然地具有一种生态审美

本性。曾繁仁提道，“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就是

人对自然万物蓬勃生命力的一种审美经验。”［７］中国

当代大众生态审美意识的萌芽便是在现代化社会转

型语境中对其内在生态审美本性的发展。一方面，

技术理性、市场经济、民主观念的发展促逼着个体

主体性的觉醒；另一方面，现代性助长着工具理性

的同时也伴随着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审美现代性通

过理性反思来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与僭越，试图通

过审美活动来协调人与自我、他者、自然之间的关

系。生态审美就是在审美现代性的理路下对于人类

中心主义哲学背景的反思与批判。在生态文明热潮

下，面对现代性焦虑，都市中的个体开始意识到自

己日复一日追逐的 “进步价值”非但不是本质上的

自我实现与解放，反而是与之相背离且既有价值观

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困局时，自我救赎的意识便

开始萌生。对于自由生命美感的感召触发着个体的

生态审美意识的生长，促使都市人于日常生活中自

觉或非自觉地流露出带有生态审美意识的意向性活

动，这种意向性本然地呈现于身体与精神两个维度。

首先是身体层面的感官体验。生态审美中的身

体是一种 “介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有灵性的物”，

生态鉴赏抛弃了对于艺术品静观型的孤芳自赏，而

为一种非二元的具身介入性本源活动。刘彦顺认

为，生态视野中的身体是 “空间环境生活”［８］，既

包含着共时性的诸觉整体经验，又包含着历时性生

活经验里人类对于空间环境美感的恒久需求。人类

的生命美感正是在身体敞开所有感官与丰富的自然

质料进行深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统觉经验继而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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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意义世界所生成的合目的性的审美体验。感官

与环境的有机互动既是践行审美理想的基础，同时

是自由生命持存的本能。而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技

术与异化劳动对身体的过度奴役筑起了身心的截然

壁立。快速迭代的工业技术一方面实现了人类身体

感官的多维延伸，同时又内在地建构着人的生理构

造、思维模式，把人类自身打造为新的科技产品，

侵蚀其本真性存在。工业环境打碎了自然质料的丰

富性与有机整体性，对于技术的高度依赖造成了人

类原生官能的钝化，身体被驯化成了 “半成品”，

沦为若非借助技术便无法 “完整”的物质性存在；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主体性的整体觉醒包含着

个体身体意识的觉醒，或者说，人类主体性的解放

以身体意识的解放为基础，因为身体是人类进行一

切活动的基本生命单位，同时也是 “我”与世界

关联的根本起点。近现代以来，在西方主体性思想

的影响下，中国传统 “身心一如”的身心整体观

逐渐褪色，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的身体意识从

“集体身体”向 “私人身体”的自决性过渡，从生

态审美本性生发出来的审美救赎意识沉积为具身体

验式身体审美意向，人们越来越关注何以通由身体

实践达成身心互联的审美体验，以摆脱现代技术与

异化劳动对于身体的捆绑从而以弥合身心关系的断

裂。近年来，瑜伽、冥想、健身等这类身体改良实

践受到大众的欢迎，人们试图通过身体训练技术来

改良机械劳动引发的亚健康身体状态，恢复感官的

敏感度，唤醒在机械劳动中被遮蔽的感官经验，使

身体恢复到最本真的自然舒展状态以获得 “涵养

身心”的具身体验。实用主义哲学家舒斯特曼在

其身体美学建构中就倡导通过瑜伽、太极这类沉思

型身体改良技术来获得身体精神维度的启示性经

验，从而实现身心兼修。除此之外，伴随着生活审

美化的态势，获得了物质满足的人们有了精神审美

化的需要，人们逐渐意识到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载体

或工具，身体本身就可以被塑造为艺术品而存在，

于是开始将目光投向身体艺术实践。舞蹈、文身、

ＶＲ艺术这类介入性身体艺术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多
样化的审美体验选择。在文身艺术实践当中，器械

与肌肤摩擦所造成的痛觉所生发出的崇高感 “放

大”了文身符号审美价值，起到了增强人类现实

生存活动的信心的作用。而在ＶＲ艺术与装置艺术

中，鉴赏者的感觉体验本身在最开始就已成为艺术

家创作目的，所有的感官都在由特定的质料要素所

构成的空间环境中贡献着其独特价值，通过对感官

的调动产生具身沉浸式的审美活动，身体在诸觉产

生 “共戏”的审美体验中创造出新时空关系，摆

脱了线性时间而进入了 “游戏”当中，实现对现

实生活的超越。正是在以身体为限度的生命表达当

中，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现。身体、心灵与场景的

融合中使得身体审美活动融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通过 “身适”进入到 “心适”，继而 “忘适”，起

到了在机械劳动之余平衡身心的审美效果。

另一种生态审美意向性表现为精神层面的乡愁

思怀。全球化媒介与交通消弭了物理场所界限，剧

烈演进的现代时间割裂了传统的记忆与生活，造成

了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冲突。赵静蓉谈道，“现

代人没有传统意义上固定的家”。［９］９面对传统精神

文化的失落，被抛的情绪所牵动的失衡感与不安感

使得个体离本真性的自我越来越远，身份认同危机

下的个体成了孤立的 “精神异乡人”，在此种意义

上，现代性乡愁不再仅指涉一种物质性的恋地情

结，而是抽象为人们触及不到精神家园后失去本真

自我观照的一种精神乡愁。现代时间机制里，每一

秒都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未知之境，过去成为

真正的永恒，那里标记着关于个体身份、家庭、阶

级、文化等一切自我确证的依据，寻找精神原乡成

为终日在城市里辗转 “精神流浪”的现代人的终

极旨归。

精神乡愁在现代性的矛盾语境中呈现为一种

“家族相似”理论意义上的差异性整合母题，同

时，涵摄着物质性与精神性、时间性与空间性、民

族性与个体性以及一切关乎人类 “生命童年印象”

的记忆单元。人们对于精神原乡的回溯意识深层地

根植于超个人的 “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 ‘原

型’。荣格认为，刚出世的婴儿其深层意识中已经

烙上了前人世代由原始自然意象存积而成的心理框

架。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乡愁的原型来源于农耕

文明时期 “天人合一”哲学意识背景下田园牧歌

式天人共在的在世模式，中华民族的精神乡愁本质

上就是对一种存在论在世模式的审美性回溯，一种

对于绿色的本能渴望。格式塔心理学就提出人与自

然之间有着异质同型的对应结构，当人们看到柳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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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中荡漾，心绪也在荡漾；看到阳光遍布四周，

心境也变得明朗了起来。看到月亮，便想起了与家

人团圆；看到高山的伟岸与挺拔，便心生崇高与敬

畏。正是在文化基因深处人与大地血脉相连的前意

识作用下，自然成了人们生命中普遍存在的感知，

贴近自然的审美实践被纳入个体日常审美需要，久

居城市的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追寻自由生命家园的抽

象情感具象化为对于山林乡野、花鸟溪风等原始自

然意象的向往之情。最为直观的表现便是以旅游为

主的物质性层面对于自然的亲和。旅行者置身于自

然风光审美场景中，通过地理时空切换而产生的审

美距离来试图获取精神归隐的非功利审美关照。在

工业环境中，人们把对自然环境的向往移情于生态

化环境改造。近年来，生态化城市环境打造成为城

市公共环境建设的主流审美方向，个体也开始关注

私人居所空间的生态美化，园林式室内装修风格、

鲜花绿植、绿色家居用品，营造一种亲和自然的审

美式家居环境空间来对机械化劳动环境造成精神压

迫进行间歇性松绑。原始自然意象成为人们联结精

神原乡的对象物，通过寄情于自然意象，包含着对

于业已逝去之时空里的人、物、情的感性思怀，而

这种怀想内涵具有高度的个体差异性，在此种意义

上，文艺作品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 “原型”结

构为基础的乡愁乌托邦的世界。文学家、艺术家在

进行创作时，通过对某个原始自然意象的把握与阐

释将个体不同的生命历程抽象为某种审美普遍性，

勾起人们深层记忆里共同的审美经验，将个人经验

转化为可通约的集体审美体悟。赵静蓉认为，乡愁

作为一种怀旧精神体验是一种 “时间修辞学”，正

是因为时空关系生发出来的心理距离将记忆内容剔

除了功利心理与极端的情绪，同时，人们在怀想的

过程中倾向于选择性粉饰与美化记忆，通过对记忆

的再加工与再创作使得回忆具有了诗意化的特质。

“怀旧主体借助这种精神上的 ‘回返’排除现实世

界对自身的异己感。”［９］９以审美的方式为劳顿的灵

魂寻得精神还乡的可能性，通过回望过去来实现对

不可逆转的 “线性时间”的对抗，来取得一种平

衡自我、救赎自我的审美体悟。

作为对现代性精神困境下的一种感性回应，个

体生态审美意识的流露是人们生态审美本性的一种

被动式唤醒，同时，也是人们对于自我生命本质确

证的原生渴望。然而，当工具理性遭到感性浪潮的

冲击，但感性审美意识尚处于萌芽而未能形成新的

规范与尺度以自持自身之时，感性自身便加速了感

性的野蛮化发展而被沦为权利机器有意篡改与阐释

的对象。人们的审美救赎意识与其说是一种自反性

思考，不如说是一种身心在被褫夺、四顾茫然之时

的逃遁本能。尽管在审美世界中，逻辑不可及的感

性力量远比道理动人，同样的，当它被挪为意识形

态的工具，其对于审美本身的背叛性力量也难以估

量。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将本真的自然不断推远，褪

祛神性后的自然又被附着新的 “外衣”，不断生成

新的 “自然性”，人类这种意志孱弱的自然生物就

在这不断的动荡中任由摆布，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层

面对于自然 “复魅”的思考。

四、“复魅”：一条归乡之路

２０世纪以来，审美逐渐与资本合流成为商业的
同谋，为后现代审美制定审美制度的不再是传统美学

的理性理念，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基础性力量在日常

生活中发生作用审美资本。韦尔施谈道：“这类日常

生活的审美化，大都服务于经济目的。一旦同美学联

姻，甚至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对于早已销

得动的商品，销量则是两倍或三倍地增加。”［１０］６ “审

美因子”成为一种经济策略植入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从居所环境、生活用品乃至人们的身体和心灵，

人们无一不试图通过审美来包装个体的生活。当身体

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掀起一股新的审美风潮之

际，便被迅速作为消费符码编织进商业话语之中，与

时尚、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一种 “禅意”式的生活理

念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时尚买手、流行画报、明星达

人联合引领着 “极简风”“?寂风”“复古风”的审

美风尚，吸引着人们趋之若鹜地买单。开发商致力于

打造小众 “避世”旅游景点供人们游憩玩乐。感性至

上的消费社会，物本身的实用价值已经被遮蔽，人们

只关心对经由商业手段渲染出来的虚拟的审美符号资

本的占有，情欲价值作为本能驱力成为资本瞄准的经

济契机，人们越是感到情感被压抑，越是沉醉于酒神

式的情欲放纵，市场逻辑的新一轮变革正是顺应人们

急于挣脱集体属性的个体主义意向，通过捕捉、解

码、再建构人们的消费动机与审美偏好，以审美商品

抓取人类心理结构的普遍性与易感性，完成对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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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规定。人类情绪的丰沛性、波动性与再生性特

质为审美资本市场的运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资

料，而人们在对抗现代性压迫下最先产生的感官释放

欲望以及精神乡愁追怀这两个最为本源的感性流露意

向，便首当其冲成为商业加工的对象。身体的回归使

得身体本身被资本话语收编并沦为欲望与感官宣泄的

场所，消费话语为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编织出无数

“完美消费密令”。精神乡愁则在货币交易中成了一种

“伪乡愁”，人们对于精神原乡的向往物化为一次性

的、即时性的 “形式”消费，只剩下浅层而短暂快

感，“精神原乡”成了遥不可及的幻象。

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弭内爆，审美成为人们用

以表征自我品位与艺术修养的载体，形形色色的消

费符号为人们提供了与他者之间进行品位区隔的途

径，同时又是人们吸引他人目光介入的手段，这两

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在消费社会中和谐地共生着，甚

至互相加强着。用韦尔施的话来说，“美的整体充其

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１０］６人们对于

审美乌托邦的憧憬转化为了消费乌托邦的沉沦，迷

信着 “此岸”的消费幸福幻象。审美活动通过货币

经济加剧了形式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发酵，

原子式的个体逐渐疯长的孤独感和物欲便诉诸诸如

饭圈文化、虚拟网游等迷狂团契行为。本雅明认为

艺术那 “鲜活的、有机的、整体的、富有生命力”

的 “灵韵”连同审美距离一同湮灭于铺天盖地的机

械复制商品之中。在审美资本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中，

所有关于美的叙述都被表象化、平均化了，人们与

审美符号之间呈现为一种直观而粗暴的占有关系，

没有给审美想象力留下一丝余地，自然与美那 “灵

韵”环绕下的膜拜价值也伴随着其符码价值的可计

量性与可流通性而消逝，审美资本市场便是以这样

一种更为狡黠、隐蔽的方式铸造了后现代的摩耶之

幕，在这镜花水月般的审美虚境之中引发了个体生

命意义的阙如。正如１７世纪的理性之光为人们带来
了主体性的救赎最后滑向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反噬

了自身，人们将审美视作对工具理性的解放，同时

审美又成为新的规定性。在此种意义上，感性审美

不过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对于工具理性的一

种易形。理性革命的失败以价值理性的丧失为代价，

而感性革命的失败则是以审美想象力的丧失为代价。

生态美学认为，要重新唤起艺术其本源的批判性

与崇高性而获得精神疗救的审美效果，在于通过对自

然的一定程度的 “复魅”。这种 “复魅”并非一种万

物有灵论意义上的倒转，而是重新恢复生发于大地的

审美想象力以构筑起人与自然、艺术之间的审美距离

维度。想象是文学艺术生成的养分，荣格称之为 “心

灵能量”，而想象的土壤源于以自然为基源性质料的

人类生命童年印象。老子在 《道德经》中说道：“常

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孩童时期行为实践出于非功

利的本能，是人本身作为自然之物最接近自然的本真

状态，也是最接近审美理想的澄明状态。曾繁仁提

道：“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之土壤内，开花于精神

天空的植物，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６］１１艺

术对人的救赎，本质就是自然对人的救赎，而联结自

然、艺术、人之间的密钥，便在于唤起那属灵的东

西，唤起神话原初为万物附着上的光晕的感性力量。

谢林指出，“艺术和自然所处的地位极为相近，而神

话则似为艺术和自然两者的中介。”［３］７５诺瓦利斯笔下

的 “蓝花”便成了这样一种属灵之物，在勾连运转之

间开启复归精神家园的旅程。神话为艺术的诞生赋予

了使之迷狂的灵感，正是生发于大地的本源之美，才

能真正召回一种大地之初万物圆融的原始思维，为人

们找到精神的本真凭附。

人类以自然为本源的生态审美本性呈现出一种

超越种族、地域、文化历史的全人类的精神共契，

一种人类彼此之间本然的可通约性。与此同时，民

族性、地方性的差异性文化经验却恰恰又证明了审

美价值之不可通约性的部分。生态美学意义上的

“复魅”并非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均质化、同一化

的美学话语建构，而是以突破西方中心话语视角将

目光投放于各个民族的、区域的文化之审美经验的

恢复与再分配。所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

文化就是其独特的自然生态之中生长出来的果实。

全球化扩张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殖民扩

张，生态危机本质上就是全球化进程引发的文化危

机。帝国主义审美资本对生产资料和全球市场的占

领引发了全球性文化一元化与价值一元化，导致第

三世界国家为主的民族文化、地区文化连续性的断

裂，同时也阉割了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对于中华民

族而言，五四之后的中国人获得了自由与独立，在

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下，文化精英们认为要抛下传

统才能走向现代，“一刀切”式的文化清算以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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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西化论使得以儒学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

无前例的抑制和罢黜，工具理性极速地冲击着中国

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抽空了人们的审美态度与审

美理想。传统文化的断裂引发了当代社会价值真空

以及民族文化 “认同的离散”，失去文化根基的当

代原子式个体成了 “无根的浮萍”。为了成为一个

“与时俱进”的 “现代人”，人们观看美国制造的

英雄电影、喝着法国红酒、采购北欧家具、穿着波

希米亚风的裙子与意大利手工鞋，这些并不属于自

身民族的文化经验却成了当代人自我确证的依据。

现代人据以自证的 “原型”本质上成了于政治无

意识之间被西方主流审美制度建构的均质化模型。

“复魅”便是对这样一种主客二分西方中心主义审

美话语提出批驳。“复魅”的核心在于恢复一种万

物共生平等的间性关系，让个体超越 “平均世界”

回归到本己的 “生活”之中，复归其民族生活内

部及其自身的 “灵性肉身”之中，在关照整个大

地的差异性之上，实现世界的整体之美、多元之

美、和谐之美。而人的审美态度，就寓于那种超越

主客之分的自然澄明的心境体悟。在这种本然的原

始思维当中，与万物互动的过程中自由涤荡激发出

想象力的活力，生成审美创造的意欲。人类创造的

意欲就是原始思维的本能，鲁枢元就提到，艺术作

为一种精神活动是 “由自身内在启动的一种活动

意向”［３］１５９，维科称这种精神活动为 “诗性思维”，

海德格尔认为文学艺术就是那 “开花的树”。花朵

并不因何故而开放，它只是开放。月光不问谁需要

照耀，月亮只是照耀。艺术与诗不为任何功利之图

而在精神家园中自然生长，它只是生长。自然本然

地孕育了万物，赋予了人以其文化、行为、情感、

关系，而这所有的要素又成了个体用以识别自身的

生命线索。通过 “神思”，人们在流转中通由以自

然为本源的艺术世界复归精神之乡，又从精神之乡

再度出发，以一种澄明之境开始生命的历程。女性

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曾提到一个关于

“饮水”的行为思考：当我们喝一杯水，闭着眼

睛，只需去感受杯子本身的凉与湿，呼吸，感受水

杯贴近唇边，再到喝入体内，感受独立的每个步

骤，感受水的温度和湿度，感受水是怎么样进入嘴

里，感受它流入体内滋养成千上万的细胞，一如水

如何滋养大地的生灵，直到与人融为一体，就这样

用３０分钟来感受这件事，而 “美”就蕴藉于这不

是什么却又什么都是的日常生活之中，在 “此在”

与大地的有机互动中，在爱与美的感性力量下，通

过精神进入到大地的秘密世界，探听万物的智慧。

就此而言，精神家园从来不在于别的什么地

方，而就在生活当中，在属灵的东西勾连起的无往

而无返的精神世界中，拯救大地便是拯救自身。生

态审美救赎并非是要人们回到餐风沐雨原始生存状

态，艺术与美也并非阻断了现实的痛苦来源让人们

永久隐蔽于生活的背后，而是通过诗性思维赋予的

感性力量指引人们在面对深渊之时保持自身的生态

本性的连续性，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中异化力量的

超越。生态性生存也并非是以主客思维将被 “推

远”的自然拉回人们的视线，而是意识到人本身作

为一种自然物的复归，在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

的争斗中找到与万物 “共生”的关系之美。人们通

由 “社会的人”得以成为 “生态的人”，继而成为

“审美的人”的本真体悟下，人类或许才能获得无

时无刻地 “在家”感，实现对精神困境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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